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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省民委会

（一）人口及其分布

唐樊绰《云南志》卷六记述历史上纳西族的聚居地：昆明（今盐源）城“西南至小

并磨些种落所婆城，又西南至大婆城，西北至三探览城，又西北至铁桥东城 居之

地。”即今丽江、宁蒗、永胜、华坪及四川的盐源、盐边。

纳西族现在人口约为一四三，三九八人。主要分布于丽江地区 五，的丽江县即有一

七人；中甸县九，九九三人；宁蒗县八八一八人；其次为维西县一二，七 ，四 六

人；永胜县三 二八人；大理区共二二二人；楚雄区十四人；玉溪区五人；曲靖区五

人；昭通区四人；昆明市四二三人；个旧市二十人；东川矿区二人；思茅区二人；临沧

区二人；蒙自区九人；怒江傈僳族自治区六四人。纳西族主要均聚居于丽江区的高寒地

带平坝，部份和其他民族杂居。

（ 二 ） 名 称

。在永宁自称“纳”、“纳日”他称为“吕自称“纳西” 西” 在永胜他

称“巴西”；在木里他称“松西”。在维西有自称“马丽马沙”的，系“木里麽些”

的读者。

他称；历史上《云南志》作“磨些蛮”，《新唐书 南诏传》作“磨蛮”，“些

蛮”。唯其余各书多称“麽些蛮”。亦有各种读音近似的写法，如“摩挲”，“摩梭”，

“摩些”，“摩西 等。此外白族称纳西族为“纳西”。藏和西番两”，“拿喜”

族称之为“沙托哇”。彝族称之为来米濮

（三）历　　史 　来　 源

樊绰《云南志》（蛮书）卷四记叙：磨些蛮，亦乌蛮种类也。铁桥上下及大婆、小

婆，三探览、昆明等川，皆其所居之地也 此种本姚州部落百姓也，南诏既袭破铁桥

及昆明等诸城，凡虏获万户；尽分隶昆川左右及西爨故地。磨些蛮在施蛮外，与南诏为

婚姻家，又与越析诏姻娅。按“铁桥”即今丽江的石鼓，昆明即四川的盐源。在唐时纳

西族本是聚居在今大姚、姚安一带，为属彝族系统的“乌蛮种”，当时统治者把纳西族

解 放 前 纳 西 族 概 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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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到四川盐源等地。余庆远《维西闻见录》记叙明代纳西族情况：“麽些”，“即唐书所

载磨些兵是也。元籍丽江，明土知府木氏攻取蕃六村康普、叶枝、其宗、喇普地，屠其

民，徙麽些戍之，后渐蕃衍，倚山而居 ”是为纳西族迁徙的第二次。

宁蒗县是纳西族聚居区，这里的该族自称“吕堆”，其意为“纳西族居住中心的

带。”宁蒗的旧制分为两个土司区，一为永宁土知府，一为蒗蕖土知州（国民党统治时

代宁蒗设治局设于蒗蕖，解放后县人民政府曾设于永宁）。

传说两土司皆为元世祖南征留下的蒙古族（现已自称纳西族），当时随军有功的还有

一部分西番族，现多任伙头。于是纳西与西番就形成一种统属关系，纳西为土司贵族，

掌握政教的统治权，居于坝子的中心；西番族为其护属部分，分居坝子周围的山脚下。

（ 四 ） 语 言

纳西族语言属于汉藏语系的藏缅语族中的彝语支中的一支，与彝语、哈尼语、傈僳

语、拉祜语都有语言上的亲属关系。

纳西族有东巴文字，是宗教上的经典文字。

（ 五 ） 经 济

阶级分化情况

聚居于丽江区的纳西族地区已是封建的地主经济；土地占有集中，阶级分化极明

显。以丽江县青龙乡上长水村为例；全村一二一户计官僚地主一户，其余二十户地主

住城内，富农二户，余为农民。大部分为地主和喇嘛寺所占有的土地，占全村一四八一

点六亩的百分之六 以上。农民多向寺院租耕，照实物地租的额租计算，租额：一架牛

地（合四亩）缴租一石五斗 市斤）；租额大抵四六分租（地主四成，农（一石合四五

民六成）但上粮由农民负担。寺院还实行超经济的剥削，如修路、挖井，每户佃农每年

打马草十几捆等，高利贷率为百分之五十至一百。农民向寺院借一斗粮，一年还利一斗

五升；借一百元每月须还利息十元。

解放后在丽江等县纳西族聚居区已实行土地改革，现正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

生产情况

以农业为主。土地有水田，旱地和山地三种，而耕地以水田旱地为主，水田种植稻

谷、大麦、小麦、稗子、蚕豆和豌豆；旱地产包谷、麦、四季豆、黄豆、洋芋和油菜

籽；山地种荞、燕麦和麻，作物年收二季，产量每亩田撒二十斤稻籽，最高收成为五

斤。

生产工具：有犁、木耙、条锄、板锄、镰刀、柴刀、钉耙、斧、连枷、板耙、竹揹斗、

畜力有牛、马、骡、驴四种，耕田主要使用双牛簸箕、风箱等 。

耕作技术很精细，一犁二耙或三耙，三道薅草，肥料有沟泥、草灰、畜粪三项，不

施人粪。施肥二次。

副业收入一般占总收入百分之二 ，主要从事于饲养家畜、砍柴、种果园、打草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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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工业已从农业分化出来，有木匠、泥水匠、铁匠、竹匠、皮匠、、裁缝等、各乡

均有。

在农村中尚无专业商人，唯城市有纳西族坐商，已形成商业资本家，专门经营土

产、皮革、医药、银器、纸张、布疋、百货等行业。此外也有手工业作坊如纺织、漂染、

制鞋、缝纫等业。

（六）风俗习惯，宗教信仰，文艺，

家庭组织

纳西族有共同的村社活动如祭天、祭北岳庙等，均以村寨为单位。

家庭组织是以父系小家庭为单位。婚后即分家，幼子继祖房，供奉祖先牌位，分出

的家庭可另立祖先牌位，供三代至十余代不等。诸子平分财产，请族人主持，父母在世

亦分一份。女子无财产继承权，不招赘，不收养子，可由侄子过继。五代以内无宗亲

的，可以由女儿继承。

纳西族发展到父系继承，夫权占统治地位，有父子连名制：“以祖名末一字父名末

一字，加一字为名遞承而下，以志亲疏。”（余庆远《维西闻见录》

婚姻

同姓不同宗可婚，姑舅姨表婚均有，而以姑舅表婚最流行。纳西语“阿纠寄妹戛”

）即舅家娶姑家女儿的意思。婚姻由父母包办，青年男女婚前自由

恋爱，但都不能实现结婚的愿望，因而“情死”的很多，或者相约逃往他乡。纳西族也

有“夫兄弟媳”的习俗，但事实上弟娶寡嫂多，兄娶弟媳少。

丧葬、宗教信仰、节日

坝区的纳西族人民现行土葬，不得善终者才行火葬。在山区如丽江一区南溪乡曾都

村现在还是火葬。据了解，纳西以前都是实行火葬，用棺木盛尸烧化，个别地方用罈子

盛骨灰葬在坟地里，焚化后不留痕迹。这是彝族传统葬法。

纳西族每家都供奉祖先，木制牌位，上写汉字，年节拜祭，如亲在世，必祭外祖父

母。这似是母系制的残余。

他们信仰巫术与多神崇拜，多信“东巴”教，主持人叫东巴。有东巴文经典（是一

种象形文字）。东巴从师学习，收徒弟、亦传子。东巴负责认婚择日、丧葬、生子弥

月、节日、祭祀，全村性的庙会等念经祈祷仪礼，法具有杖、刀、铃铛、锣、牛皮鼓

等，也流行跳神。放蛊巫术多为女性，凡人病或遇凶事就认为是中了蛊。

纳西族除了信仰本民族的东巴教以外，在婚丧祭祀中还请喇嘛、道士或和尚念经。

“白士三多”是群众最笃信的神。“白士”是地名，汉称“白沙”，即木土司祖先的发

祥地。“三多”是木土司手下的一员大将，木土司之子娶西番女子为妻，妻遁回娘家，

引起两族战争，由三多指挥作战，据传说他献计用胶煮牛肉，设计招待西番军队，西番

兵用刀切牛肉，胶粘在刀上，临阵时刀子拔不出来，因而纳西族得胜，木土司为了纪念

三多的功绩，就在白沙筑庙名“北岳庙”，纳西族、白族和当地人到现在还拜祭三多，

（又称北岳菩萨）这是象徵崇拜民族英雄的传统心理。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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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西族的民族节日，有的是本民族所固有的，如“祭北岳庙节”；有的是来自彝族

渊源的，如“火 汉把节”；有的是吸收 族节日的，如“端午节”，“中元节”，“中秋

节”。兹略述如下：

①正月过年节一除夕宰鸡，餵给狗吃肉饭，传说谷种是狗带来的。用猪头拜灶君，

然后祭祖先，初三全寨祭天（有的寨仅男性参加），每家每年轮流杀猪一头为祭品，祭

台设在家中院内或山上，砌石灶，周围栽树，台中插三棵树，中为柏树，左右为栗树，

柏树代表国王，栗树代表纳西族祖先“勒峨”的岳父母，树下有两枝小树象征“勒峨”

夫妇。初四举行祭礼。初八至十四日择日杀猪再祭。正月初一至十五日停止劳动。

②二月初八日节（外地传来）宴饮。

③三月清明节。

④四月立夏，以灶灰涂墙壁，防止蛇钻壁缝。

五月端午节。

六月廿五日至廿七日火把节。

六月择日祭北岳庙。

八月羊日祭三多大将。

八月十五日中秋节。

九月间尝新谷、祭五谷神、三多、择家长属象日举行。

纳西族有较高的文化，浮雕和绘画具有优美的民族风格。他们的诗歌也是很富抒情

的笔调，喜歌舞，歌词即席编成，一人领唱，其他人跟着合唱，歌词善于采用大自然的

景物和飞鸟作比喻，美丽动人，引吭高歌之时大家即随节拍跳舞，乐器有口弦、木叶等

种。

附禁忌

不要称呼他们为“摩些”或“摩梭”，最好称为“纳西”。最好称男的为“纳西

若”；女的称“纳西米”。

入寨时须下马，到主人家照指定地点拴马，不能拴在“祭天”的地方。

不要触摸大门两边的石头（叫“洛塞”，即男女之意，即门神）。

不要坐在门坎上，或在门坎上砍东西。

每家的大灶，必须从一个方向上下，不能在灶上走动或跨过灶神。在灶边，客人

坐下方或左右方、男左女右、。

三脚架的香灰不能踩踏；三脚架中的“五宝”不能翻弄。

不能参观祭祖先。

祭“三多”神（战神）时，不要参观。

郊外的神树（下面陈设祭天堂时的祭品）不能触弄。

翁与媳，夫兄与弟妇之间有迴避之俗，不能对坐和单独谈话。岳母与女婿之间也

应保持一定距离。

年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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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民族调查组木里小组

一 、 历 史 概 况

四 省木里藏族自治县有纳西族 户， 人。主要聚居在第一区俄亚 户，乡有

人户， ，宁郎乡 户，人人；其次分散居住在水落乡有 。（俄亚有藏族

人；汉族 人。户， 人。全乡总计人口 ， ）

纳西族聚居地区俄亚乡，位于木里西部，冲天河的右岸，东连本县宁郎乡，北接稻

城县，西、南邻近云南省中甸，丽江、宁蒗县。气候比较温和，土地肥沃。境内有董利

河、龙达河横贯，水利方便，宜种各类农作物。农产品主要有包谷、麦、荞、洋芋、瓜、

豆；其次有籼米，稻谷，高梁及各种菜蔬。山峦重叠，有丰富的矿藏金、铁、铜、石棉、

水晶、硫磺及森林等。

据说很早以前，有个纳西族酋长名“棍簸”的常带纳西族人自云南丽江来俄亚地区

游猎活动，猎获皆分而食之。棍簸也没有什么优厚待遇。他们猎获过的地方，至今仍留

传着有“打虎山”“放狗场”等地名的遗迹名称。这些人每年都得回到云南丽江向该地

纳西族的最大酋长贡献礼物。

因为这个地方水草丰茂，好放马打猎，云南丽江纳西族的统治者木土司便分其后裔

迁来俄亚大村居住，当时并带有“东巴”和“奴隶”共三户，仍然以打猎为主，这大概

至 年前在 〈即 代人前〉的事情。

继之 户，其中有木匠、铁匠（主要是铸铧口的）和东，由丽江迁来的纳西族有

巴等。其后 户和白族 户到俄亚大村来了，现在他们已与纳西族又有藏族 融合为一

了。

纳西族人民在俄亚大村定居后，仍属云南丽江纳西族土司木土司家统治，每年向该

土司贡献礼物。后因毗邻藏族（呷米）经常的抢夺，而云南丽江纳西族木土司家无力

顾及，俄亚木官便投靠木里藏族土司（喇嘛寺的大喇嘛）来维持他在俄亚地区的统治

地位。

据了解在解放前，俄亚木官在云南丽江还占有土地收租子。立碧村的纳西族人民至

今还同丽江的纳西族人民有亲戚关系。

纳西族人民信仰“东巴”和“喇嘛”教。很早以前就创造了自己的文字“东巴”

文，这是一种象形文字，解放前主要是宗教人物用来写经传教使用，劳动人民认识的很

少。

木里俄亚纳西族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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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解放前的社会情况

解放前纳西族同木里藏族一样尚处在封建农奴社会发展阶段，也还保存着某些奴隶

制残余。

纳西族很早以前就使用了铁质农具，但为数很少，自铸的铧口，挖锄等工具也非常

简陋；耕作技术粗放，耕地一般只能耕 寸深，下种均为撒播，广种薄收，撒一次铺底

粪，除一次草，没有积肥和追肥习惯，忌用人粪肥。耕地主要靠自然水利的灌溉，也有少

数人工修筑的小沟，因而产量低下，一般每亩产量 斤粮食，每年除交租、上粮、

送新、送礼外剩余无几，一般都缺口粮 个月，多至半年以上，这样只能靠瓜、菜

过活或靠借贷维生。

（一）封建社会的农奴制度

木里藏族的封建统治者，对俄亚除另派官人外，并因袭纳西族原有的制度来统治纳

西人民。木官为世袭职，受土司委任为俄亚地区的统治者。木官之下有甲布、麦色、扼

所、白瓜（以上相当于村长），马本（带兵官）等官，这些人也要受土司的委任。在被统

治者中有百姓、佃客、奴隶。

百姓 户，纳西族为主（内有藏族户），每年要给土司衙门负各种沉重兵役、劳役、

赋粮、金粮、铁粮及其他苛捐杂税。过年要给官人和木官送礼。百姓中有土差两户，土

差为官人或木官催派各差粮、传令，并为他们待从。土差可以免去粮赋及其他苛派。

佃客共 户（汉族为主），属于俄亚木官的有 户，属于百姓的 户。佃客只向佃

主交地租和无偿劳役而不给木里上粮服差役。地租量很重，每年每户租额粮食

“克”（每 斤）约有克 斤。除此外服无偿劳役耕地，下种收割，背柴等，

计每户经常有一个劳动力，自带口粮、工具，一整天为其佃主劳动，每年约合 个工。

同时在逢年过节和佃主家里有婚丧等事要送礼；在庄稼成熟时也得送新。

人，都是木官私人的财富，他们是没有土奴隶：这里有奴隶 地和人身权利，

整日为其劳动，服家务杂役、砍柴、背水、放牛羊牲口，或终年住守木官的庄房内从事

农业生产劳动。奴隶的生活最苦，住的是破烂房屋，吃的是猪食，并经常有遭毒打或任

意杀害的危险。这类奴隶的来源，往往是由于欠租、欠债或负担不起各类差役而至倾家

荡产，而被这里的统治者强拉去而成为奴隶的。

（二）木里藏族土司对纳西族人民的剥削统治

俄亚地区是木里藏族土司（大喇嘛）所统属部分，无论百姓、佃客、奴隶都是土司的

隶民。这个地区的百姓给土司衙 冲（门的负担，每户头等银子 两；粮食 “克”

克＝ 只；大麻籽斤）；猪、羊各冲 冲。每年摊派 次之多，主要是索取

金、银、麻布、棉衣；铁食 斤；金粮不规定数量，每户派一劳动力自带口粮、工具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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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亚或水落地区挖金 个月，挖出的金全部交纳。无偿劳役是给三大寺衙门修补房

屋，整治院坝及背夫至木里，每年要达 次之多，这类劳役每年则须在 个以上；另外

还要服兵役。

土司〈大喇嘛〉及活佛去西藏朝山拜佛，则要所属隶民派旅费，主要是金子，如派百

姓为了钱，佃客则为 钱，百姓 钱 钱。，佃客

土司上任时，有红照百姓和隶民，须换一次红照，那时也要送给土司金、银、布帛

等物。（注：土司发出的红照有几种，一种是委官的；一种是准许隶民占有佃客的；一

种是准许隶民占有较多土地用来出租的；一种是规定某户隶户服劳役的范围。）

土司还要强迫纳西族人民信喇嘛教，抽派他们的子弟当喇嘛。

（三）木官对俄亚地区人民的压迫剥削

木官每 斤，其年向木里藏族土司送拜年礼，猪肉三驮，计 斤，麻布一驮，计

他若干金、银、猪、羊、鸡、蛋等。

俄亚木官有高山牦牛场一个，牦牛约有 余头，养有奴隶 人，这些奴隶中除

有 人给他放牦牛服务杂役外，其余大部奴隶则常年在他经营庄稼的七个庄房内服

无代价的农业生产劳役，这部份土地的粮食收入每年约在 克以上。除此而外，他还有

克佃客 户（其中汉族 户，纳西族 户），每年交纳地租粮食在 （十万斤）以上。

附：木官所属佃客吴茂发所受的剥削情况

岁，贫农，汉族，家庭人口 人，全劳动 人非劳动力吴茂发 人。住址俄亚

俄碧村。

收入部份，每年粮 斤。食收入

受剥削情况：

斗（石 石地租： ＝ 斤）折合计 斤。

斤；酒 斤；鸡 只，蛋 斤，鸡 只，酒 斤。个。交拜年：腊肉 租送礼：肉

斤；洋送新：酒 坛计 芋 克；南 斤。瓜

丧事送礼：酒 斤，羊子一只，人死后三年内做道场二次，每次送酒 坛计 斤。

嫁女和娶媳妇都得同样送礼。

木里办学校招收贵族子弟入学，木官强派佃客子弟读书，每月派学 块，生粮光洋

百姓的佃 块。客每月

木官派百姓和佃客服无偿劳役，给他优先种地，下种和收割，每户一劳动力每年约

个工。人们就因这类事情每年都误了自己的农时季节，合 以致收成歉收，生活无着。

木官和官人的高利贷对人民的盘剥也是很重的，借出粮食 克 ， 年 利 则 是

冲，利率高达

百 只；酒姓要给木官和土司派驻的官人送拜年礼猪膘 斤 斤；鸡、，猪腿

个羊各一只，鸡蛋 ；麻布裤子一条。

木官和土司除此对人民的严重剥削而外，他们还组织有军队和别有法权以统治和镇

压人民。他们可以任意对人民施行毒打，捆吊，或关禁（禁是关牲口的圈）。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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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在各级统治人民的官员中的贫婪无厌真是如虎如狼。如土司的摊派一次为大洋

元，木官则派成 元 元。，再下则要派成

（四）历代王朝及国民党反动派的掠夺

在 年、 年、 多年前，清政府和国民党反动派，曾多次派过军队前往纳西族地

区进行野蛮的掠夺和屠杀人民。他们来办金厂，都是强派民工、背夫和修房子，特别是

在 年前 军带有军队约国民党 人，来时就抢劫牲口和东西，践踏庄稼，强派

民工，强奸妇女无所不为。

（五）民　　族 　关　 系

封建王朝及国民党反动派实行民族压迫政策，勾结木里藏族土司和木官，他们为了

本身利益，不惜用各种卑鄙手段压榨剥削人民，并制造民族之间和民族内部的隔阂和不

团结。由于历代王朝和国民党反动派，曾多次派军队屠杀掠夺过俄亚地区的少数民族人

民，制造民族隔阂。因而本地的少数民族统治者不许汉 多年人 前，在俄亚居住。如在

有汉人来俄亚伙同 余户纳西人民挖金，后被木里的统治者的驱逐和惨杀，那十余家纳

西族也逐放于水落偏僻的山上居住。

由于地主阶级分子争夺地盘，纳西族也是不团结的。俄亚乡的俄碧村与叶底村都是

纳西族，两村之间的人和牲口不准过界。如在解 年，俄碧地主白马去叶底时，放前

路上遇见叶底村一个劳动人 岁的女儿，便把她用枪打死，该女儿的母亲民里免扎西的

为其悲伤也死亡。

纳西族叫汉人为“哈八此”，称藏族为“古宗”；汉人称纳西为“摩挲 ；藏族称

汉族为“夏克”都是互相有点偏见的称呼。

三、解放后的变化

年中国共产党解放了木里，实行了各民族一律平等政策，民族压迫时代一去不

复返了。

年成立了包括有其他民族参加的木里藏族自治县人民政府，在俄亚地区也建立

了乡的各民族参加的政权，实现了少数民族当家作主，当时乡政权中劳动人民代表有

人，仅占所有代表的五分之一。但在成立区域自治后，即废除了三十三种不合理的负

担，贯彻了谁种、谁收，谁负担公粮的政策。随后党和政府给他们发了无偿农具和给贫

困人民发了种子；并宣传推广了新的播种方法，帮助扶持了劳动人民的生产，因而在纳

西族人民群众中也加深了对党和政府的信赖，向党要求彻底翻身实行民主改革。在俄亚

农村中无论汉 年在俄亚大族、纳西族、藏族劳动人民都有抗租抗粮的事件发生。如

村有劳动人民王免扎西、格塔、吉旦切仁、甲吉五马、伍金旦神等五人反抗木官及东巴

杜基（地主）的统治，暗将东巴杜基痛打一顿。反动的统治阶级不愿意放弃自己的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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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想维持他们对劳动人民的统治地位，他们造谣说：“共产党不长久，像过去来挖金的

汉人一样一打就会跑光的”。并阴谋勾结其他地区的叛匪，组织叛乱，企图推翻党和政

府的领导，反抗民主改革。

年 月，纳西族地区在党的领导下，展开了民主改革运动，推翻了封建制度，

彻底打垮了地主、富农的政治威风和经济基础，劳动人民都分得了土地和其他生产资

料，建立和巩固了人民民主专政，劳动人民真正当家作主了。计县、乡两级政府中有纳

人、乡西族代表 人，其 代表中有县 人。民主代表 人。脱产 改干部 人和会计 革

之后，发展了党、团组织，成立了乡党、团支部，而党团支部书记都是纳西族党、团员

担任。

在民主改革复查补课运动之后，群众受到了一次深刻的革命和阶级教育，划清了敌

我界线，从而消除了民族之间的隔阂，加强了各民族劳动人民的团结。他们为了彻底摆

脱贫困，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紧接着民主改革之后，普遍地组织了生产互助，在

年 月，全乡掀起了合 个，入社农户作化运动高潮，俄亚全乡便直接建立起高级社

户，占全乡户 ，这数 就的 更增，入社人口 人， 加了各占全乡人口数的

民族劳动人民的互助协作和团结。在全国大跃进的新形势下，通过去年 月 和今 年

月，县召开的扩大干部会议后，纳西族人民和木里其他民族一样鼓起了冲天干劲，破除

了迷信，解放了思想，正在准备建立人民公社，实现大跃进。

个 个、、金厂 个在兴办工业方面，已办起铁厂 、 石灰厂 个、竹、木火硝厂

器加工厂各 个、 个，以上兴办工业，皆已投入生产。现在规划将建养猪场捕鱼场

个、颗粒肥料厂 个、农具修理厂 个、金 个、羊厂 个、木器加工厂 个、石灰厂

毛 个。纺织厂

寸 架，改良技术，土壤方面，全乡小春耕地 深的有 寸至 尺 架。的有

犁 寸以下深的有 架，都是二犁二耙，部分土地已实行了点种和条种；已改梯地

，一架，旱地变水 架。一地 季作物改二季作物的有

年有水塘在 个兴 ，沟渠 条，能修水利 亩，灌方面，全乡 面积 年，

条，条，培修新 水塘修 个，能沟 灌面积 亩，今年春季规划已动工渠 修沟渠

条，水 个，能灌溉面积 亩，完工后即可实现全乡水利化。塘

文化卫生方面，解放前纳西族地区从 所，来没有学校和医生。现在办有民族小学

学生 人，他们正在积极学习 人。医药方汉语、汉文，同时也办有成年人扫盲突击班

面党也派了巡回医疗组常住俄亚乡上，并常下到村，给纳西族人民治病和宣传卫生常

识。如俄亚大村从来没有搞过清洁卫生，现在已把堆积多年的垃圾全部推出到田间作肥

料了；现在他们也正在积极挖茅坑积蓄人粪肥料；并且也正在展开了除四害卫生运动。

合作化、大跃进以后新的民族关系，合作社是各民族劳动人民共同生活的大家庭，

他们在一起共同生活，共同劳动互相学习和帮助。例如俄亚社去年刚成立后，有纳西、

藏、汉三种民族成分社员，他们是这样学习和互助的，在犁冬地时，纳西、藏族社员反

映说；“地硬了，犁不动”。于是汉族社长梁志发动社员组织了三个汉族社员梁志福、

吴兴安、张文云亲自帮助他们犁地；并教会了纳西族青年六之（畜牧队长）改二牛抬杠

为单牛单人犁地。有的少数民族社员不相信修茅厮的好处。后来汉族社员用讲道理，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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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以他本人用了人粪肥种的庄稼得了丰收的活的事实说服带动藏、纳西族社员挖了三

个茅厮和 个水塘。

纳西、藏族社员不会种杂粮和蔬菜，汉族社员也帮助教会了他们。他们使用原始的

木啄啄 草工效不大，汉族社员使用的铁质宽口薅锄工效倍半，他们亲眼看见都改用铁

质薅锄了。现在汉族社员正在帮助他们部份社员学烧石灰。

汉族社员不会种山地小春、拉箱、泡麦水，纳西、藏族社员也教会了汉族社员，并

教汉族社员爱惜森林不乱砍伐树木，不烧茅坡种地。

现在这个合作社三种民族的男女社员都服从社的统一领导调动劳力如同一家人了。

四、纳西族风俗习惯，宗教信仰

纳西族信仰“东巴”、“沙尼”，即信仰多神和“喇嘛”教。纳西族人民原来无论过

节日、吉、凶、祸、福等事，都是请“东巴”或“沙尼”打啰跳舞以安慰神祖和驱逐鬼

魔，在搞这些活动中必宰杀牛、羊、猪、鸡而影响生产和牲畜发展。合作社、大跃进一

来他们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后，东巴们自己也说：“神鬼、仙人，我们都没有看见过，

是假的，不是真的，是欺骗人的，是一种很大的浪费”。改革后， 年就很少有人请

“东巴”做法事了。

“东巴”，“沙尼”虽然也是一种宗教职业，但他们主要的生活来源是劳动生产。

他们的社会地位也并不很高。

俄亚纳西族过去多行一妻多夫和一夫多妻制，但一夫一妻的也有。婚姻都是父母包

办，也行定婚，结婚的礼节，在结婚一日后，女子仍回到娘家，生子后才回到男家居

住。婚姻不重血缘，分家一代以上的血亲及姑表有优先结婚的习惯。家庭中妇女负主要

责任，但其社会地位仍低于男子。现在他们这种婚姻制度习惯，纳西族人民都认为很不

好，提出要求改革学汉人一样进一夫一妻的自由婚姻制度。

纳西族人死一律实行火葬。但因阶级的不同而焚烧的方式也有不同。统治阶级穿衣

冠戴镜坐丧轿抬出，正坐，用油薪而焚之；被统治阶级层裸体低头屈膝用绳索捆起装入

约三尺长余的木匣内，抬出伏薪而焚之。

纳西族男女都穿用麻和火草织成的麻布衣服，妇女着裙，头顶长约四尺余的颜色布

巾。现在，在他们的小孩中，大部份都穿汉族装式的棉布衣服了，青年男女中也有少部

份人改穿汉装了。过去穿衣不洗，现在他们都洗衣服了；过去乌鸦和麻雀吃庄稼不打，

现在他们打乌鸦和麻雀了。

一九五八年二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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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西县保和镇地主经营商业调查

云南省民族调查组

一、基　　本 　情　 况

保和镇这是解放后土改建政以来所取的名字。自解放以来这个镇就成为全县政治、

经济、文化的中心，在党的领导下，全县人民努力建设使城镇日益不断的发展繁荣。

据历史记载 年），城周长这座城建筑于前清雍正六年（ 米，设有东、西、

南、北四大城门，当时居于城内的全是农民，而后来逐步形成街道，主要街道有四条，

即大东街、大西街、大北街、大南街，成十字形。城镇位于全县正南面，所辖区今发展

为周围约十华里，该镇依 亩田地，每户山建筑，水源较便，而土地较少，全镇仅有

平均只有 亩多地，因此农民大部份兼营商业、手工业，兼营者约占总户数的

该镇 年以上。居民有汉、藏、白、纳西、傈僳等四种民族，而汉族人口占

人，户，全镇人口户数为五百八十四户，其中地主 富农 户， 户，人 ， 中 农

人， 人，摊贩 户贫农 户 人，城人， 人，商人　雇农 户户 市贫民

人户 人， ，手 小土工 地出业 租 户户 户 人，自 人由职业者 。

解放前这里是官僚地主、资本家的集中地，地霸、土匪、官僚互相勾结为一体，组

成宗派集团，争权夺利，掌握反动政权，占势敲榨、霸占人民财产和公田学地，无偿劳

役拉兵派款，人民非常贫困，甚致饿死，逼走，迁移，到解放几年后还有未回来的有十

多户。

解放 年地主、恶霸、官僚互相争夺权利已达顶点，人民生命财产前几年特别是

所受损失无计其数。

主要的家派集团有二， ，伪民社党主任林一派以伪县党部书记省参议员赵

、和 为首，其爪牙均系各地、 霸匪张 首，官僚、土司、乡长。

另一派以国民党县党部 为首，其书记杨 ，伪国民党县党监委员、参议长赵

曾任黄浦军校办公厅人事科爪牙与前相同，赵 长，历任伪团旅师长，司令等职。每换

一位伪县长，就争先迎逢，前往大理，下关迎接，先在维西封马迎送财产。贿赂后取得

地位后，便把爪牙分布全县，掌握统治权。另一派就不甘示弱，便要报复，利用匪首进

行暗杀充其打手，施等又依其势，到处烧杀，抢掠，十分恐怖。大街小巷或郊区，每到黄

昏时，人民不敢单独行走。官僚恶霸，地主宗派集团，不但掌握土地权，利用收租、高

利贷来盘剥人民。并掌握全县经济命脉，私设铺号，积谷，包收税捐，垄断市场，全由

地霸掌握。解放前夕，争夺的更厉害，造成维西事件，人民生命财产损失极大。因当时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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窃走伪县长李攀柱之家属、打死喇嘛七人、管事一人。杀死王家禄土司，赵希祖越狱逃

跑，黄举安由德钦派人同胡光烈联系，命赵希祖去中甸，胡光烈统治维西，并由李忠

钱，杨昇平等组织 人的自卫队，接收保安队警察局武装，成立所谓参议会，组织种

大烟，买枪闹独立，地霸与反革命勾结，进行反革命活动，用各种手段，欺骗人民，索

取社费，每次会期骗人 元或半开的派款，人民到处逃难，几乎无法生活。

二 、 经 济　　情 况

（一）地主经济的形成和发展，以及几种土地所有制

在镇内形成地主经济已有很多年的时间，镇内现有七、八十岁的老人，已不知道城

内有过领主所有制。又说大地主李团总已是三代的地主，又据那些老人讲，民国以前，

也有租佃，也有债利，但是有规定的，一般借 块钱的年息也只不过是一分，超过了一

分五的很少。那时候土地当出去也能赎得回来的。以后世道就变了，利息没有限制，没

有规矩了，特别是饥荒年以后（即 年）借以建筑城垣碉堡，摊派大量的现金，以及

民工万余，群众无法进行正常生产，第二年大减产，特别是 年维西县大饥荒。许多

贫苦农民饿死，就变鬼世道了，土地当出去就不可能拿回来，一年比一年苦，一年比一

年饿。从老人们的这一段话看来，农民内部级级分化趋向激烈和地主经济大发展，还

是民国以后，特别是 年以后，从解放前几年来看镇内的地主经济那是有相当

左右，加上富农，小土发展，从全镇总户数的比例来看，地主户占全镇总户数的 地

出租，将近 ，除租佃剥削外，地主对农民的债利剥削和超经济剥削尤为利害，绝大

多数的地主，又是官僚，恶霸，也有相当部份的地主兼商人，从各方面掠夺盘剥农民，

如大地主，大官僚，恶霸李团总，他的佃田从维西一、二、三、四区到兰坪维登均有债

利更严重，一直到怒江都有农民差他的债。

从土地所有制来看，全镇有以下几种：

①农民所有；

②地主富农所有；

③喇嘛寺所有；

④学田；

⑤火香田属于村寨，或家族集团所有。

（二）地主经济最活跃的时期

年以后，镇里地主经济如前面所 年以后到解放前说，早已形成。可是

年以后（红夕，这一段时间是最活跃，最发展的一段时间。而主要原因就是 军长征

以后）国民党反动派大量抓兵，苛捐杂税又特别多，在这种情况下，再遇上一些灾荒年，

农民的土地就大批大批的落到地主手里去了。在这段期间有两次是大批的集中土地，一

次 年，在 年以建筑城墙碉堡为名，搜刮人民钱财甚多，并派民工一万余，许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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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无人耕种田地 年欠收，可是当时国民党又大批调兵。一年到头没有一天不逼，

款催税的。老农李孝良的父亲说：那年的税款之多，真是比头发都还多，什么兵款，团

款，飞机款，地基税，房屋税，甚至上了人头税，逼得农民没有办法，出卖了田地。特

别了抓兵，老人们说：那一年中农以下的农户只要有俩个儿子的十之七、八是卖田卖

地，倾家荡产。那一些乡保长趁此机会大发其财，凡是下中农以上的验兵都在三次以

上，但是身体十分好的也不合格，就派款，把田地卖光以后人也验上了，最后家破人亡。

赵昌家有俩个儿子，第一次验不上罚了 元，第二次验不上罚了 元，到第三次就叫他

卖田，赵昌一共 口人只有五架田地，在乡保长枪杆子的强迫下卖了三架田地，写了执

照其名卖了 元，卖完土地后算了一笔账 元，不久，写一字条给赵昌三次兵款共合

乡长李汉早又霸占了房屋，全家老人就逃到山上去。赵昌老人回忆这段事时，边回忆边

流下泪，他说：我苦了一辈子的三架田地，说卖了就只得一张纸条，不进我的嘴里一口

酒，一粒米，不穿一根纱线在我身上，这一户中农就这样破产为贫农了，象赵昌这样的

农民当时无计其数，所以当时土地价钱 元左右，最便宜，平常最好的一架地要卖

而那一年一般只值 元，或更少一些，所以许多富农及商人大量买土地，变成地主，仅

四川商人就有张老五等五户发展成地主。与许多官吏、区、乡、保长之类即借此机会霸

占抢夺农民土地及财产发展成为大地主， 从如维西四大家族之一的大地主、官僚杨

丽江到维西时只是一个小教员，家里卖点凉粉，没有什么东西，到后来就当了六区区长，

财政局长等，以后借修防洪城墙等向百姓派款，成了大地主，大资本家。梁 原是一

个小官，那年当了三区区长，后来买了赵争家的庄子共有百多亩，马上发展成为大地主。

年，是大饥荒年，那另一次就是在 一年的饿荒是从古到今最严重的一年，因

年九月初大雪堆满山巅荞麦全部压坏， 年七、八月阴雨连绵稻谷收成大欠，因当年

入夏大饥，草根树皮都吃光，饿死的也不少，赵昌 岁的女孩就是当年饿死的，农民为

了活下去不得不出卖大量土地来度荒，地主，官僚资本家大发其民财，尽量压低土地价

格，抬高粮食价格，平常卖 元的，当时两百元也无人要，而当时明卖 元也不卖得

元，地主给几斤粮，几件布，市面 角的他要算 角。最后确实没有办法的情况下，

有拿多农民几架土地只换了几升包谷面的情况都有。如三队的农民杨玉林、杨俊仙、杨

秀清等都是在那年把房子，牛、马、田地都卖光了的，大多数农民都破了产，而许多中

小地主，富农，发展成了大地主，好些资本家也趁此机会成了地主。他们又买土地，又

放高利贷，又可毫无代价地雇用长工，短工，而农民许多成了乞丐。经过这两次大批的

集中土地，城镇地主经济就非常活跃起来地主级级的人口户大大增多，城里地主级级的

土地遍及全县各区，除一区外，二 多亩，三区区共有 亩，四区也有几十亩。

债利剥削更是超过土地租佃的剥削。全镇到解放前仅长工就有 人，农民和地主级级

的矛盾已十分尖锐。

（三）集中土地的主要方式 典当到卖

地主阶级集中土地，方式后有不同，据调查，有霸占的，有卖的，也有抵债的，有

拿实物换的，如饿荒年间有很多土地是用粮食换来的，可是最主要的形式是直接买或是



第 14 页

通过典当倒买，而在一般情况下绝大多数土地的集中都是先典当而后卖的，据镇内 户农

户卖地都经过典当，典当又多半从借民卖土地的调查，而有 债开始，如象王书记家，

借了郭秀的 元钱，三年以后就成 多元，这时他家催的一定要还，而没有其他经济来

来源就只有把土地当在他家，最后当成了卖。为什么绝大多数的卖田都必须经过典当

呢？因为这里的田地少而田地是农民的命根子，当出去还有一点希望赎回来，而直接卖

出去就根本不可能拿回来了。

（四）严重的债利剥削和超经济剥削

地主对农民的剥削，租佃剥削是一项重要的部份，租额也非常重，如刘小云家种地

主地一共 亩火山地，租额 斗，而后来加租为一石，而这 亩火山地，产量最高一年

才能收到一石，平均只收 ，佃农们终年用山茅野斗，地主的租额占总产量的

菜来度日可是总的看来这里的地主与其他各地相比较的话，最严重的是超经济剥削和债

利剥削，从各户地主的收入来看，主要收入还是债利剥削量比之于租佃剥削超过几倍，

这可能是由于这里土地不多的缘故。或是债利剥削利润更高的原因，借贷一般有两种，

一种是货币借贷，另一种是实物借贷，而地主和农民之间，富农和农民之间的借贷，多

以实物借贷，而一般商人，手工业者向地主、资本家的借贷多以货币借贷。而两者相比

较，最盛行而数量最大的就是实物借贷。

在镇内及乡村与镇内地主、富农发生债务剥削是非常普遍，如古宗湾一个十六、七

户的一个小村寨，有 户与城里地主发生债务关系，手工业者、小商贩十有八九都是借

债的，借债的原因有以下几种：

①因缺口粮籽种而借债，绝大部份是贫农，旧历一月至四月是这里播种和荒粮的主

要季节，借粮多发生于这一期间。

②因拉兵派款，而无其他经济来源而借债的。

③因结婚的和丧葬费用而借债的。

④因做生意亏本或无本钱而借债。

因春节、二月八、五月端阳、八月十五等节日开支，必备酒肉，可一般农民无

猪，就只有拉粮债、肉债过节。

不论是因什么原因而借的货币账，或粮债利润都是非常高的。货币借贷差不多都是复

分利最利害利，绝大多数都是月利，特别是解放前三年的 ，老百姓称他为一年穷。只

元钱，每月三块利。分利的一笔账，一年就可变成乞丐。借 要是要借这种 第一月付

元的本又是 元的利。这不起利，第二年已成了 样累进的结果。一、二十元的债，一年

以后成了几百元，只有田产抵债，一年之内就完了一家财产，所以老百姓叫一年穷，又叫儿

子大老子小，一 元，到 ，杨士务家借 年内赔了 元还未还清。般的年息是

实物借贷，种类很多，有粮食（谷，包谷，麦，荞），茶，盐，猪肉，烟叶，布

等。可最主要的是：粮食，肉。而许多地主放出货币账，而利息是要实物 粮食。每

一元半开，月息包谷三升。如地主刘习三放债 元左右 多石。，而粮利收

，借出一斗，而要还一斗五升，腊粮食债年利 肉的利息更高，一斤腊肉，年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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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是 ，地主刘 每 石的粮食年放 ，斤左右 他每年，光收腊肉的利息每年合

杀猪三次，每次杀 斤，多的有最少三、四头，多的六、七头，每头不下 斤，每年养

头有最少 肥猪。全部都是放肉债，而他所养的 多头肥猪从来没有一只是买来的，都

是农民差他的债送到他家来顶债，或是送礼送来的，或是借新债做押头，押来的，借少

数粮食或腊肉，一般不要押头。而借贷巨款或大量粮食、腊肉都必须有押头的。

债务人必须按期付偿债款，如还不起就本利息累计数逐年付利息，而这一代的欠债

还不清，下一代也必须继续偿还。许多农民以土地抵债或卖地还债。也有债主命债务人

为其帮工而以债务人应得工资抵债。偿还债务的结果往往使农民破产，因高利贷的剥削

破产之农民不胜枚举。

另一种严重的剥削那就是超经济剥削，也是这里地主剥削农民的一个特点，不论是

地主或债主都有这一种剥削的权利，而这一种剥削量又往往超过租佃剥削或一些高利贷

剥削，超经济剥削的主要形式有以下几种：

送 礼

佃户或债务者跟地主或债主送礼，这成了习惯法，也是对农民的一种严重的变相剥

削。农民之所以每年数次的送礼不是自愿的，而是强迫不得而已的，因为农民不按这个

习惯去做地主就有加租的自由，加息的自由，有夺佃户的自由。送礼一年最少四次，过

年是最大的一次，要送鸡、鸡蛋、猪肉、饵 、糯米巴巴、米粉面等这是起码的，一般

佃中农还送骑骡骑马，少数民族还送山货、药材；

二月八也要送鸡、鸡蛋、猪肉；

五月端五要送鸡、麦面、玫瑰花等；

八月十五要送饼子、水果、核桃、香油等。有几十户佃户和债务人的大地主仅这项

，过年一过就是半月、就是很大的一笔收入。如大地主赵 一月地大吃大喝，可以不

买一只鸡、一个鸡蛋，光送礼来的都吃不完，据说仅仅送礼送来的米粉就有五、六大柜

子，莫说过年就是一年到头也吃不完（他家长工述）。所送来的山货药材一卖就卖几佰

元。刘小方的家算是最贫的佃户，当然送礼也是最差的，只上地主的租 斗，可一年到

只到 只，鸡蛋 个，还有少数的药头所送的礼，光鸡就是 材及其他东西，这笔账具

体算起来比六斗租的值还多。

白 工

地主或债主使白工已成为理所当然，特别是许多官僚恶霸地主三位一体，占其势随

便使农民，使白工没有一个工种的范围，任其地主，恶霸们的高兴，碰到地主，恶霸们

做红白喜事，这肯定要叫白工的，平时砍柴也叫佃户或债务人，挑水也可叫，农忙时也可

叫白工有一些地主自己 亩田，叫佃户留着一些地专门叫白工来种的，大地主赵羽留着

白工来种，季节一到佃户们首先要去种他的地，佃户们对地主去叫白工于是随喊随到，

而做白工中受伤致死的，地主毫不负责任。刘小方的哥哥佃户，本来想去砍竹做包谷

楼，到了半路地主姑娘叫他回去要帮她家打核桃，说农忙不行，不去就不给种她家的田

地，所以逼得去，就这样从核桃树上摔下来死了，死后地主连一块板子都不给，说这是

占其公安局长之势，每天都叫命不好，他的命就是摔死的命。地主赵 有八、九个做

他家的活，吃公饭，从所有地主所使的白工来看，每家平均有 工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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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租时招待费

每当地主收租，或债主出债时的一切费用都成为佃户、债户人当然的负担。地主们

收债收租时间是牵骡带马的去，一去就住上半月一月，而这半月一月的马草、马料，到

人吃的全都由佃 匹马，七、八到古宗湾收租，最少是一个月，去户负担如赵

个人，到那里吃的全是要鲜肉、鸡、火腿等，这一笔当然负要是作为细账来算相当于一

户贫农的家财。

雇佣剥削

由于地主经济的大大发展，农民破产的越来越多，他们丧失了生产资料，变成了一

无所 一户个左右，仅赵有，只有靠出卖劳动力来度日，所以解放前全镇仅长工就有

就雇有五个长工，这一百个长工中女的极少，因为地富们很不要女长工，这一些长工的

来源，买来的占极少数，只有赵 家买了几个，每个 多元买来的。许多贫农下中农也

因缺乏生产、生活资料而以卖工为主要生活来源，所以出卖日工的也非常多，富农主要

依靠雇佣短工经营土地一户富农一年到头起码有二、三百个短工剥削。

地主对长短工的残酷压迫和剥削，从剥削量上来看，日工工资多以粮食来付，而每

天 石粮来栽石粮的田地，只用两顿饭加上所得工资每人还不到半升粮食，他们收

种，每一个正式劳动力，劳动所得是 升。而所得工资只是半升，除吃饭外，当时

工资三个工一升粮，由于地富残酷的剥削，所以一个正式劳动力，天天出卖劳动力，还

不能维持最低的生活顾不上儿女。

长工就更无所谓工资，刘小云一家共 人，全家都当长工，五人在当长工时由于地

主残酷的剥削最后全累死了，弟弟被水冲走，母亲死在地主的磨房里，可是地主连一块

板子都不给的抬出去就完事了。长工们天不亮就要起来做活，半夜还不得睡，但吃的是

包谷稀饭，连猪食不如，穿的是地主们穿过的烂衣服，要是那里不合意还要挨骂受打，

赵 年长工的刘小云，家的有个长工就是因受不了赵家的打骂，而投江自杀。当了

当了两家的长工，头一次是一户富农家，早上砍柴、割草，白天放牛，放马一天不休

息，可是却经常挨打所以在两年以后就出来了，跟富农要工钱时富农说你吃饭的钱都不

够，我不跟你算饭钱了，你还要是工钱。后来帮地主刘 家，他一天的工作是，天不

亮就起来磨一升半豆腐，又磨二升半的小粉，再煮好几锅酒，挑好三十挑水就去砍柴，

砍柴回来后又挑十五、六挑水，把水挑好，又去放马，晚上又挑几十挑水，每天都这样

的工作，年复一年一共干了十一年，可是得什么呢？受打挨骂，每年得一件烂衣服、烂

裤子。有一年去砍柴把脚砍坏了，一直三、四个月未好，可是不叫休息，无法走动时睡

了几天，却不给饭吃。这个长工的遭遇也是广大长工的遭遇，在封建地主级级的统治下

劳动人民，贫苦农民毫无政治经济地位受着地主级级的残酷压迫和剥削。

（五）商　　业　　的　　发 展

商业经济的发展因素

这个城镇早在几百年前就有了商品经济，并有了定期的集市“街子天”。老人们还记

得有过五天一街，也有过三天一街。而商品交换的即交易的方式，都用货币交易，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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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应该说这里的商品交换在很早以前就有了很大的发展。而民国以来特别是

年以后，到解放前夕，这又是一个新的商业大发展的新阶段，这是由于镇内阶级分化有

了剧巨大变化，商业资本经济有了发展。商业资本经济的大大发展起来，可以从两方面

来研究。

首先从内在的因素来看，民国以来特别是三十年代以后到解放前夕，地主经济大大

的发展，在镇内地主经济居于统治地位，商业资本在地主经济内部即有了发展，工商业

也随着城市的扩大而从农业生产中独立出来，当时许多农民破产后就向地主拉了一点债

来从事小商。这是地主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解放前夕商业资本经济特别发展的内

在因素。

从另一方面来看，民国以来特别是抗日时期，许多外来商人进到维西，并从维西往

德钦、西藏和印度等地。因维西东北与川藏接壤。同时这里的物产富饶，山货药材极丰

富，所以成为天然的一小商埠，特别是民国二十四、三十年代后期国内山货药材大涨

价，这里山货药材十分丰富，所以许多内地商人就到本镇大做其投机生意，尽量以低价

大收山货药材，以高价出卖洋货，那几年许多省内到省外，四川、湖南等地的商人都赶

集到此，还有许多外来资本家，在此地大设铺号，一些本地大官僚资本家看见利润极

高，摇身一变成为商业资本家，抗战以后国内山货药材的大涨价，维西山货药材畅销祖

国各地，对于维西商业大大发展起着极大的作用，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外在因素。

商业最兴盛的时期 年至解放前夕

由于以上两个内外因素促成了镇内商业发展的新级段， 年左右市场扩大

了。 多商人，鹤庆、丽外地行商来的大商人大大增多，从省内来说，仅喜州来的就有

江、中甸的也很多，省外的有来自湖南，有的来自四川。据四川人刘云长回忆，最初到

维西来的商人不到 人，由于这里山货药材生意额高，好找钱，而许多喜州、四川、丽

江、鹤庆的商人，纷纷落户于此地，开设铺号，仅是 年以后落户的四川人就

有 户。当时扩大了许多商号，原来商号只有永昌祥、春荣记、德春和、义兴昌，但在那

几年里就发展为茂垣号（腾冲人）、冰记（丽江籍牛家）、仁和昌（丽江籍赖家）、玉兴

昌（喜州籍）、永春和（喜州籍）、永易祥（鹤庆籍）、王盛文号（鹤庆籍）、玉丰昌

（丽江籍）、利昌号（鹤庆籍）、胜兴号（鹤庆籍）、玉喜祥（本地）、三益祥（本

地）、文盛昌（本地）等大小二十来个舖号设立起来，他们大都是运进茶叶、糖、盐

巴、布匹、烟叶及日用百货，收购山货药材，输入和输出货物甚多。

多匹，原来整个大商号运输的马匹只有 年）药材涨价以而民国二十四年（

后，就有 匹来驮运，仅永昌祥号就驮 驮茶来换黄莲。当时全镇掌柜和老板共

有 多个，仅永昌祥就有掌柜先生、小伙计十多人，仅资本就有几万元的半开，行商也

特别多起来，解 人。放前一年的统计，行商共

在农闲季节还有许多来自剑川和九河等地的行商，而行商（本地叫水客）就特别多。

民国二十五年（ 年），山货药材最涨价的时候，仅竹苓一天就买卖几千斤，毛

皮几百张，当时在市场上销量最大的东西，那就是盐巴和茶叶。

当时资本家以低价买进高价售出夺取高额的利润。据四川商人刘云长一户情况看，

刘在 年才到维西，当时只有 元的资本，第一次在丽江买了 件布，到维登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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